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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案已被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判定，成为

不容置疑的事实，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但

是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日本右翼势力及保守

派不断发表否定和歪曲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言论，企图

颠覆东京审判的合法性。对此，有学者分别从不同视

角对法庭上的证言进行了分析，［1］推进了对该问题的

认识。东京审判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案过程中，检察

方邀请中国、美国和日本证人共计十人［2］出庭作证，其

证词经过控、辩双方的辩驳，构成了法庭判定日本战犯

南京暴行罪责的重要证据。证言须经得起诘问，否则

就不能构成事件。［3］本文通过威尔逊、贝德士、马吉的

法庭证言以及法庭辩论，分析美国证人在南京大屠杀

案判决中的作用。

一、美国证人的知识背景与中国经历

1946年6月4日，随着东京审判法庭审理工作的进

行，为搜集南京大屠杀案证据及证人，美国检察官萨

顿、中国检察官助理裘劭恒一行来到南京调查取证、搜

寻证人，并鼓励、动员南京大屠杀暴行知情者到东京审

判法庭出庭作证。在中国政府和南京市民的支持与帮

助下，他们找到了南京大屠杀案的幸存者与目击者，获

得了大量人证和物证。6 月 8 日，他们带领贝德士等

人，于12日飞抵东京。6月18日，威尔逊、马吉等人作

为见证人，也到达东京，等待法庭传讯出庭作证。东京

审判法庭审讯过程迂回曲折，每个证人的出庭时间无

法确定，尽管检察处提出要求，破例让南京大屠杀的证

人们提前出庭作证，费吴生等人还是因为工作原因提

前回国，未能到法庭出庭作证，只提交了宣誓证词。因

此，南京大屠杀案审理过程中，出庭作证的美国证人只

有威尔逊、贝德士和马吉。

威尔逊（Robert O.Wilson），1906 年 10 月 5 日出生

在中国南京，父母均为美以美会传教士。他在普林斯

顿大学读本科，1929年获哈佛医学院博士学位，1936

年来到金陵大学医院工作，1936年 1月至 1940年 8月

一直是该院外科医生。南京沦陷后，威尔逊和另外一

名叫做特里默的美国医生，还有5名护士［4］医治了大批

被日军暴行致伤的平民和士兵。威尔逊还参与了南京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医疗救济等活动。

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5］1897年生于美国俄

亥俄州纽瓦克一个牧师家庭，其父亲是位学者型传教

士，曾任哈莱姆学院院长。1916年，贝德士在该学院获

得历史学学士学位，主攻近世欧洲史和英国史。1920

年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同年受美国基督会派遣来到

中国南京。除了在金陵大学历史系担任繁重的教学和

管理工作外，贝德士还在金陵女子大学、中央大学、中

央政治学校、金陵神学院兼任课程，并参与金陵大学中

国文化研究所的创建工作。1934—1935年，贝德士在

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师从著名传教士、汉学家赖德烈

（Kenneth Scot Latourette），研修中国古代史，他的博士

论文是关于公元前221—公元前87年中国中央帝国的

建立。日军攻陷南京时，贝德士全家正在日本度假，接

到校长陈裕光的命令后，他只身返回南京，参与组建南

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记录日军暴行、救济难民、与日

方交涉，向日本大使馆抗议日军的烧杀抢夺。为了让

更多人了解南京发生的事情，他把记录日军暴行的资

料通过打捞“帕奈号”［6］的美国船只带到外界，他还是

田伯烈编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的主要筹划者

和供稿人之一，贝德士成为日军暴行的传播者。他由

杨秀云杨秀云

（（常熟理工学院常熟理工学院，，江苏常熟江苏常熟，，215500215500））

［摘 要］东京审判法庭上，美国人威尔逊、贝德士、马吉作为检方证人出庭作证，他们与被告辩护律师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威

尔逊凭借专业的医学知识在法庭上证明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贝德士用事实说话，他的大量证言被法庭采纳，并写入法庭判决

书。马吉拍摄的照片和录像成为世人了解日军在南京暴行的重要史料。三位美国人用细节和证据说话，最终使南京大屠杀在东京

审判法庭上被判定为不争的事实，其被告也被推上了绞刑架。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 东京审判 美国证人

美国证人在东京审判法庭美国证人在东京审判法庭
的南京大屠杀证言的南京大屠杀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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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救济难民的重大贡献，被国民政府授

予“襟绶景星”勋章［7］。

马吉（John C. Magee），1884 年生于

美国宾州匹兹堡，1906年耶鲁大学本科

毕业，五年后获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院硕

士学位。1912年被圣公会任命为牧师并

来华。南京沦陷期间，马吉是南京安全区

国际委员会委员，也是国际红十字会南京

分会主席。他努力从事难民救济工作，设

立难民医院救治受伤的士兵与平民。除

1938年5月马吉因休假回到美国一年外，

直到1940年5月，他一直生活在南京。回

到美国后，马吉成为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

耶鲁大学圣公会学校的牧师。他拍摄的

12卷关于日军在南京暴行的影像资料成

为东京审判、南京审判及世人了解南京

大屠杀的重要史料。

以上三位证人作为南京沦陷后留在

南京的美国传教士，均为南京安全区国

际委员会委员，有的还同时是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

负责人，他们都参与了救济和保护难民工作。他们来

华之前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拥有博士或硕士学位，

还拥有自己的专业特长，如威尔逊是金陵大学医院医

生，贝德士是金陵大学教授。发生突发事件时，他们具

有记录某个事件的意识和能力，因此留下了大量关于

日军暴行的记录。当东京审判、南京审判搜集证人时，

正义感和良知以及对南京人民的同情促使他们挺身而

出，不仅贡献了自己的日记、手稿等，还当庭作证，为南

京大屠杀案的最终判决提供了大量关键证据。

二、医生威尔逊的证言

1946年 7月 25日、26日，威尔逊出庭历述日军南

京大屠杀暴行。作为金陵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他每

天救治病人无数，南京陷落一周后，该院180张床位立

刻爆满，［8］有的人甚至在地上或楼道里接受治疗。威

尔逊的主要任务是断定病情、进行救治。威尔逊的证

言中有大量关于日军暴行致使平民或放下武器的中国

士兵受伤的相关表述，具体如表。

在检方询问阶段，7月25日，萨顿要求威尔逊讲述

医院病人的伤情，威尔逊回答道：“我只能讲一下南京

刚陷落后我救治的一些病人伤情，……我记忆犹新的

一件事是一位 40多岁的妇女，送到医院来的时候，她

脖子后有个巨大的伤口，切断了脖子周围所有的肌

肉。从病人的叙述中，从送她到医院来的人的讲述中，

没有……”［9］

这段证言被板垣征四郎的美籍辩护律师马蒂斯说

成是“道听途说”，与被提问的内容无关，马蒂斯认为威

尔逊应该描述他所见伤情，而他所述的是病人告诉他

的话。庭长告诉马蒂斯，他的反对无效，庭长认为威尔

逊可以讲述病人告诉他的内容。威尔逊关于日军暴行

的证言主要基于他自己所见病人伤情及病人本身、送

病人到医院的人的讲述。

威尔逊在证言中说，马吉牧师带到医院的一个 15

岁的女孩，她说自己被强奸了，两个月后，检查出得了

二期梅毒。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伊藤清对于被强奸女

孩梅毒的发病日期进行质问，企图通过发病的时间差

逃避日本士兵的责任。最后韦伯庭长告诉伊藤，他必

须接受证人的证言。威尔逊以其专业知识赢得了法庭

的信赖，证明了其证言的真实性，威尔逊的这一证词堪

称“高知识含量”的证词。马吉证言也提及该事件，“2

月的某一天，我记不得是哪一天了，我把一个 15岁的

女孩送到了大学医院。”［10］马吉和那个女孩交谈了很长

时间，后来，他又多次去看望她，了解到女孩的父母、姐

姐、哥哥、哥哥的妻子均被日本士兵杀害。在第一个

月，日本士兵脱光她的衣服把她锁在屋里强奸，后来她

病得很厉害，士兵怕被感染，不予理睬。一天，一个日

本军官开车把她送到 60英里以外的南京。该事件记

录在马吉7号影片第1画面中。［11］威尔逊的证言和马吉

的证言得到相互验证。

史海探迹
Explore in the Sea of History栏目主持：徐立刚

威尔逊证言中的医疗症状

根据《極東国際軍事裁判速記録 第三十四號》昭和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木曜日）、《極東国際軍事裁判速記録 第三十五號》昭和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金曜日）整理而成

伤情种类

外力损伤

外力损伤

外力损伤

外力损伤

外力损伤
烧伤烫伤

烧伤

外力损伤

外力损伤

梅毒

伤情描述

40多岁的妇女脖子后面有个巨大的伤口，
头耷拉着。

一个8岁的小男孩肚子上有一条深深的伤
口，皮肉外翻。

右肩受伤（被带出城开枪后尸体扔到江里的
许多人中的唯一幸存者）（梁庭芳）。

后背有一道深深的伤口，被带出城的许多人
中的唯一幸存者（伍长德）。

下巴被子弹击穿，几乎说不出话，三分之二
的身体严重烧伤，两天后死亡。

头上、肩上严重烧伤（捆在一起的许多人中
的唯一幸存者）。

60多岁老人胸部严重刺伤。

7、8岁的小姑娘，肘部受伤严重，肘关节骨
头清晰可见。

梅毒二期。

致伤原因

机械暴力

刀刃所伤

子弹所伤

首先机枪扫射，然后刺刀
刺伤

被浇上汽油放火点着

许多人被捆在一起，浇上
汽油，然后被放火烧死

刺刀所伤

砍伤

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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冨山信夫作为辩护律师和日本第二复原省的联络

人，［12］每天现场旁听法庭的审判。南京大屠杀案审理过

程中，他痛苦地写道：“通过耳机，各种证人的证词不断

地震响耳底，我的眼前浮现出了一副现世的地狱图。现

在把这些日军行为记在这里仍觉恐怖，当时在现场真是

卒不忍闻，以至于最后我几乎想摘下耳机了”。［13］

三、历史学者贝德士的证言

1946年7月29日，贝德士到法庭作证，其证言主要

包括南京陷落后日军在南京暴行、南京商人的经营状

况、鸦片及毒品交易等，尤其是陈述日军对平民的屠

杀、日本士兵到安全区借口搜查士兵带走难民而屠杀、

诱使平民成为日军苦力、强奸妇女、抢夺市民财产、抢

劫商店、放火焚烧建筑物等暴行时，“法庭上充满恐怖

惊诧之空气”。［14］贝德士在牛津大学、耶鲁大学接受过

专业的历史学训练，作为历史学专家，他的论述言出有

据，他关于日军在南京暴行的许多证言被法庭采用。

“被占领后的第一个月中，南京城里发生了将近 2

万起强奸案。”［15］这是东京审判法庭关于南京大屠杀案

判决书的内容之一，该判决书证实了南京大屠杀是违

反战争法规的犯罪。法庭上一般对于数字是比较敏感

的，那么判决书言及的 2 万起强奸案的根据是什么

呢？其依据正是贝德士在法庭上的证言：“占领后一个

月，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及他的同事向德国官员报告

说至少有 2万起强奸事件，我保守地估计并根据安全

区委员会的报告，强奸事件有8千起。”［16］

贝德士，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金陵大学应变委

员会主席兼副校长，负责保护金陵大学的难民和校产，

他代表金陵大学向日本领事馆提交补充报告。在南京

陷落的最初 3周时间内，他几乎每天带着打印好的关

于安全区的报告和信件去日本大使馆，并和负责的日

本官员进行交涉。贝德士是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历史

学者，他对安全区内和邻近地区的日军暴行进行仔细

核查，竭尽所能了解事实真相，以确保所述事实的真实

性。章开沅认为，贝德士关于日军屠杀人数的表述“过

于保守”，［17］这也恰恰说明了贝德士作为历史学者的严

谨，不武断、不臆测。贝德士出于对事实的敬畏，认为

强奸事件有8千起。贝德士的数字与拉贝有分歧的原

因还在于，贝德士所见强奸案仅限于金陵大学校园内、

安全区内或附近地区，当时整个南京城处于与外界断

绝来往的封闭状态，而安全区外及整个南京城内外的

数量，在 1 个月内是难以全面了解的，所以贝德士才

“保守地估计有 8千起”。“保守地估计”原本表示没有

十分把握的情况下的不确定推测，此处贝德士证词的

“保守地估计”恰恰说明了他对于事实的真实表述。而

法庭正是在贝德士证词的佐证下，并参考其提供的其

他人士的不同估算数字，认为强奸案有“2万起”，并把

该内容写进判决书。他在法庭上关于日军强奸案陈述

道：“我曾经 5次遇到日本士兵强奸妇女，我赶走了强

奸妇女的士兵，如果你们希望的话，我可以详细地进行

讲述。”“有两件事情我记忆非常深刻，因为在这两次事

件中，我差点丢了性命。这两起事件都发生在大学校

园内，并且连日军军官也参加了强奸事件。”［18］

贝德士的大量证词因其可信性高而被法庭采用并

写入判决书，如“他们在投降后的72小时内，被用机关

枪屠杀于长江岸边。大约 3 万多名战俘被这样杀

戮”。“在日军占领南京城的最初两至三天中，至少有一

万二千名非战斗人员——男女老少死于这种不分青红

皂白的滥杀”。［19］贝德士在法庭上的证言如下：“国际委

员会雇佣劳力埋葬了三万多具士兵的尸体，这是我们

作为救济计划巡视和指导的工作，被扔进长江及以其

他方式埋葬的尸体不计其数。”［20］“这种屠杀行为的范

围非常广泛，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大范围。我们仅仅调

查了安全区及附近地区，根据史迈士教授和我的调查，

城内有一万二千名平民及儿童等非战斗人员被杀。”［21］

史海探迹
Explore in the Sea of History 栏目主持：徐立刚

1934 年，蒋介石、宋美龄视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时，与
院长吴贻芳以及马吉牧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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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至4月，贝德士对安全区及附近等南京

城内区域进行了调查，史迈士对江宁、句容、溧水、江

浦、六合等南京近郊的农村地区进行了抽样调查。根

据调查和观察结果，他们认为南京城内有1万2千名非

战斗人员被杀，其中包括老弱妇孺。这些不包括他们

未统计在内的城内及城外的大量屠杀，也不包括数万

名中国士兵或曾经当过兵的中国人。

贝德士在法庭上的证词来源于田野调查或调查证

实后的记录，证据确凿可信，形成了有效的证据系统。

他基于报告和信件的证词在法庭作证时，几乎没有受

到法官和辩护方的质疑和挑战，因此成为当时及后来

审判南京大屠杀案的重要证据。

四、牧师马吉的证言

1946年8月15日、16日，马吉出庭作证，对日军在

南京的暴行提供了详实的证词。南京陷落后，马吉用

16毫米摄影机拍摄了日军暴行场景，并对画面附带了

英语解说。其拍摄的影像分别保存于德国波兹坦档案

馆和耶鲁神学院图书馆，后来被位于纽约市

哈斯奥街的哈曼（Harmen）基金会所有。这

些影像被制作成《南京暴行纪实》，在美国、

日本等地播放后，引起一片哗然。该影片主

要由马吉拍摄的12卷影片组成，分别记录了

日军占领南京后做出的令人触目惊心的

事。这些影片不是为了激起对日本人的复

仇心，而是想让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所有人理

解这场战争是多么可怕，并希望通过这种合

法的手段制止日军挑起的这场纷争。［22］马吉

在东京审判法庭作证时的证言与所拍摄影

像资料描述的事件呈现高度一致性，同时也

与其他证人的证言互相印证。

1938 年 4 月 18 日，国际救济委员会成

员、基督教青年会的费吴生冒险把马吉的影

像资料带出南京，带到美国。他把日军在南

京暴行的纪实影片播放给美国国务院副部

长斯坦雷·宏贝克、亨利·斯蒂姆森上校及红

十字会会员、下议院外交委员会、战时情报

局成员及新闻记者们看，希望能引起美国政

府的关注，并采取相应对策。4月22日，费吴

生从纽约开始进行巡回演讲，广泛向外界传

播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的演讲引起日本

驻西雅图的佐藤由已领事的注意，他写成

《关于支那方面宣传活动的调查》寄给有田

八郎外务大臣，致使费吴生寄往日本和从日

本寄给他的信件都不能顺利邮寄。

小矶国昭的辩护律师阿尔弗雷德·W·布鲁克斯

（Alfred W.Brooks）对马吉进行了激烈的质证。在审判

过程中，布鲁克斯频繁提出质问，但十之八九都被驳

回。尽管如此，他还是反复提出，然后又反复地被驳

史海探迹
Explore in the Sea of History栏目主持：徐立刚

马吉法庭证言［23］与其拍摄影像［24］对照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法庭证言

12月14日，一个15岁男孩同其他10多人被
日军抓走，被分成两组射杀，男孩咬断绳索
逃脱。

1000多名中国人，每4人的手被绑在一起，
被射杀或刺杀，然后放火焚烧，有一人假装
死亡逃生，受重伤到医院接受治疗。

12月16日，日本士兵从难民营抓走1000多
人，押到长江边扫射，其中一人逃回来后到
医院救治，讲述了事情经过。

12月22日，上海路一群大约60到70名妇女
恳求日本士兵放了她们的丈夫，日本人还是
把他们都带走了。

金陵女子学院收留了12000到13000名妇女
和女孩，日本人要求把女性遣送回家，安全
区只得要求妇女回家，强奸事件又开始了。

一名40多岁寡妇讲述其经历，与12岁女儿
和77岁母亲相依为命，多次被强奸，去安全
区路上家人走散。

新开路6号一家11人被日本士兵杀害，且
14岁和16岁的女孩被强奸。

65岁的尼姑庵女住持和10岁的小徒弟等25
名尼姑被杀，一名尼姑被日本人的子弹打
穿，小徒弟的脖子被刺刀刺伤送到医院。

15岁女孩被强奸得了严重的传染病，家人
均被日本士兵杀害。

基督教信徒教堂、基督教学校、基督教男青
年会、俄国大使馆以及安全区外许多平民房
屋被烧毁。

影像资料

8号影片画面序号（3）

5号影片画面序号（2）
（与威尔逊关于伍长德证
言的描述相同）

2号影片画面序号（3）
（与威尔逊关于梁廷芳证
言的描述相同）

2号影片画面序号（2）［25］

9号影片画面序号（5）

7号影片画面序号（5）

4号影片画面序号（9）

4号影片画面序号（2）（3）

7号影片画面序号（1）
（威尔逊证言中梅毒患者）

10号影片画面序号（2）

贝德士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南京大屠杀案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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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他称“不出三个月，我会让韦伯发疯的”。［26］他在法

庭上的行为甚至连被告都觉得有点尴尬。

在质证过程中，布鲁克斯反复询问马吉亲眼所见

杀人、强奸、抢劫事件的次数，马吉回答说亲眼看到 1

人被杀、2次强奸、1次抢劫，并且他进一步说明道，他

言及的事件都是受害者和目击者告诉他的，史迈士提

交给日本领事馆的关于安全区的书面报告都记录了报

告者的名字。布鲁克斯进一步问道：“你的最终报告中

有没有详细地描述所发生的事件，有没有提到被指控

的人和他所属的部队，有没有可以确认其身份的东

西？”［27］他企图通过马吉目击的几次事件代替日军成千

上万的暴行，他试图让法庭认为马吉证言中的事件是

传闻，不可信。当时，韦伯庭长提醒布鲁克斯，他的询问

方式和态度不足以驳倒证人证言的可靠性。马吉在证

词中对此给予了很好的回答：“很奇怪，每当我们冲到日

本兵面前，他们就会躲到一个地方，然后走开”。“我们认

为——虽然我们没有证据——我们认为他们接到了命

令，不要惹美国人”。“他看到我们过来，马上逃走了”。［28］

可以看出，当时日本士兵的确接到了不要惹美国人的命

令。1937年12月12日，日军攻占南京城的前一天，美

国的“帕奈”号遭到日军攻击后，日本极力安抚美国，自

然也不希望在事件发生地南京再惹事端。并且日本兵

有意躲避安全区的外国人，甚至连有的日本军官都觉得

占领区内存在中立国观察者实属罕见。

布鲁克斯进一步质问马吉：日军入城后，南京城外

是否仍有战斗发生？马吉回答说：当然南京城外肯定

有战斗，但是他并不知道，也没有听说过，他相信南京

城外的农村地区发生了战斗，但是他对此一无所知。［29］

布鲁克斯原本想把南京城内的日军暴行转嫁到城外，

这一质问却暴露了日军对南京城的严密控制，城内的

人对城外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南京城成了一座空

城。贝德士在1938年1月6日给朋友的信中写道：“现

在，我们的的确确成了这里的囚犯。我们甚至连出城

门到下关都不可能”。1月 5日，贝德士给家人的信中

言及美国领事爱立逊（Allison incident，也译作阿利森）

和德国领事罗森将于6日、10日来到南京时，他难以抑

制心中的喜悦：“这些代表的到来将沟通我们与外面的

世界，我就能和你有书信往来了，尽管我们写的内容必

须十分审慎，不然我们就得滚蛋！尽管现在的压力主要

是被困在这里——实际上，我们是能在城内自由行动的

囚犯”。［30］日军禁止城内的人与外界联系，马吉自然难以

知晓城外发生的战斗行为了，布鲁克斯的这一质问将日

军在占领初期对南京城的严密控制程度暴露无遗。

布鲁克斯为了说明日本方面的调查人员进行处罚

时，因不能确定受处罚的士兵而无法定罪的困难，于是

当马吉证言说在追赶一个用刺刀威胁妇女的士兵时，捡

到一把刺刀，那把刺刀被送到了日本大使馆，布鲁克斯

狡辩说，刺刀上没有任何序号或标志，因而无法确定是

哪个士兵干的，也就无法定罪。［31］韦伯庭长提醒布鲁克

斯，他提问的问题太细致了，并且犯罪士兵的身份和所

属部队并不是重点，重要的是那个士兵及其他士兵的犯

罪行为。马吉进一步说明，虽然他不能确定犯罪士兵的

身份，但是日本军部可以，他们可以进行搜查审问。军

部也可以通过杀一儆百的方式加强管制，防止类似事件

发生，这恰恰说明了日军军纪风纪的松散与混乱。

伊藤清在质证许传音时，说中国士兵擅长游击战，

并且战败即逃，逃不掉就隐藏武器，穿上老百姓的衣

服，组成便衣队。布鲁克斯也基于同样的思路，质问马

吉是否知道战败的中国士兵藏到安全区伺机出击，马

吉回答说：“南京被占领后，在南京城内，我没有听说过

在城里发生过一起这类事情”。［32］紧接着，布鲁克斯简

单地认为在南京城外有大量中国士兵游击队，并向马

吉确认。马吉说：中国很多地方都有游击队，这是常

识，但是南京城内没有游击队是根据他自己的所见所

闻，他只听说过农村地区有游击队。这样的话，日军对

安全区内非战斗人员的屠杀毫无疑问就是犯罪行为

了，布鲁克斯移花接木般的辩护手段失败了。

五、余论

三位美国证人出于道义和良知，以中立身份来到

东京审判法庭，用证据和细节说话。他们的证词有的

来自安全区向日本使领馆提交的报告，有的来自个人

的就医经历及个人在学校、国际红十字会的保护难民

的亲身经历，有的拍摄了现场照片、影像资料。他们的

口述证词与文本之间互相印证。他们真实可靠的“专

业性证据”征服了整个东京审判法庭。在质问阶段，被

史海探迹
Explore in the Sea of History 栏目主持：徐立刚

1946年马吉牧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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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方的日本和美国辩护律师提出各种问题向证人发

难，但事实胜于雄辩，辩方律师的质疑都被一一驳回，

被告方辩护律师在对三位美国证人的质证过程中，没

有得到任何有诡辩价值的信息。

不仅美国证人之间的证词相互印证，同时，美国证

人和中国证人的证言也可以互证。如威尔逊和马吉关

于梁庭芳、伍长德死里逃生的证词和梁庭芳、伍长德、

许传音的证词相互印证；马吉关于新开路一家11人被

杀的证词和许传音的证词互相佐证；贝德士、马吉关于

日本士兵抢劫、焚烧基督教男青年会、俄国大使馆、平

民房屋的证词和许传音的证词相互印证。美国证人和

中国证人的证词形成了有效的证据系统，彻底击毁了

被告的诡辩，通过法律手段证实了南京大屠杀史实的

真实性，最终日本战犯被推上了绞刑架。

证言只有经过被告辩护律师质问的考验，才能显

示其重要的证据价值，成为法庭判决的依据。检方、证

人和辩方在法庭上的争辩记录为东京审判法庭对南京

大屠杀案做出公正判决提供了依据，也成为后人立体

认知南京大屠杀的可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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